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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工友情怀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舍的故
乡 ， 那是儿时玩闹成长的地
方， 那是曾被我们厌倦、 渴望
挣脱的地方 ， 而一旦人行千
里， 才发现那里种种美妙， 竟
是阅遍万水千山后无可替代的
风景， 那是我们心中最温暖最
神圣最不可被人亵渎的所在。

读叶开的 《野地里来， 野
地里长 》， 不经意间就被作者
的故乡情结打动。 他的家乡是
位于雷州半岛的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镇， 依山傍水之地， 自
然大树繁茂、 动物横行、 乡风
纯朴 、 猴孩活跃 。 在作者笔
下， 他和他的小伙伴， 都仿若
树上生的孩子， 有着敏捷的身
手， 不凡的见识， 他们对每一
种树木的韧性、 承重力都心知
肚明， 在树上蹿上跃下， 如返
祖的精灵； 而一旦下水， 虽然
姿势并不优美， 但小小 “浪里
白条” 也是极通水性， 能捉鱼
能摸虾， 调戏螃蟹更是不在话
下。 这是怎样恣意而又无拘无
束的童年？

想必这也是无数现在的孩
子向往的生活吧？ 可惜， 城市
丛林中的孩子， 从小就是温室
的花朵 ， 生活中有各种禁忌 ，
他们不能在野外探险， 更不可
能如猴子般机敏灵动。 回想我
的童年， 虽没有 “猴孩” 们的
树上时光， 但也曾守着翻滚的
无边麦浪， 吃着菜园里带着泥
土芳香的果蔬 ， 我们将红色
的 、 黄色的彩椒 ， “贼不偷 ”
的青柿子当水果， 我们夏天逐

浪、 冬天看雪， 记忆中的一只
小金龟 ， 早已分不清是真是
幻， 都成了自己人生的底色。

叶开的笔下， 从童年一脉
延伸开的灵动， 到了上学的年
龄，则触碰到了一块硬硬的“钢
板 ”。 对于从小在树上生长的
“猴孩”来说，那是灵性渐失、身
体僵硬的开始，“到了上学的年
龄，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地面，学
会直立行走， 像大人那样世俗
地思考， 学祖先们那样勾心斗
角，慢慢地，我的身体就不灵活
了，我的脑袋就生锈了”。

我也真心地相信， 灵性是
与生俱来的， 每一个人都有天
赋才华， 只是有些人一辈子未
找到那个激活自己灵性的开
关， 而在日复一日世俗的消磨
中， 天赋渐失。 叶开视自己为
树上的精灵， 到了人间则左右
受挫， 灵光不在， 若不是姐姐
“走后门 ” 连中学都上不了 。
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惊喜与神
奇 ， 就在叶开因 “猴孩 ” 个
性， 而要与升入高中、 大学无
缘之时 ， 一位 “不务正业 ” ，
满脑子生意经的怪咖老师， 竟
然用 “考上大学， 去广州娶漂
亮老婆 ” 的 “远大理想 ”， 让

叶开这个懵懂未开的少年， 开
始认认真真地读书学习了。

小时候的叶开在老师眼中
或许灵性未开， 在他自己心中
却是真正的树上骄子， 天纵精
灵。 尽管求学生涯束缚了他的
个性， 但读者在书中的字里行
间， 分明感受到他并不曾枉负
青春少年 。 他当年搞怪 、 嬉
闹、 “欺负” 美丽的女孩， 平
时一群少年在一起， 天不怕地
不怕， 恣意飞扬青春， 而一旦
落了单立刻现了羞涩的 “原
形 ”， 连被美妙的女生直视都
要落荒而逃 。 这是何等可爱 ，
又是何等真实的青春时光？

叶开的文字颇有古风， 韵
律天成、 生动自然， 有种简洁
明了的美质 。 他笔下的世界 ，
真实、 美丽、 活色生香， 即使
是高考的梦魇， 也化成了人生
的底色， 再回味时趣味与伤痛
并存 。 没有快乐 、 没有痛苦 、
没有飞扬恣肆的青春， 这样的
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人生的底
色是故乡 ， 家乡的山水树木 ，
风雨流云， 都会潜移默化的融
入我们的血液里， 映衬在我们
的眉尖心上， 那是我们一生远
行， 追风逐日的原动力。

■家庭相册

结婚十几年， 家里的财政大
权一直由老婆掌管。我不得不说，
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把我们爷
仨照顾得无微不至、幸福满满。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么
多年下来我们没存下几个钱。 有
了二宝之后，开支更是日增，而收
入却裹足不前。近几年来，基本上
达到了“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境
界。看着“日渐枯竭”的小金库，我
是有想法的：老婆什么都好，就是
不爱理财， 换成是我怎么着一年
也能存个三五万的。 内心里这么
想着， 言语间难免就会流露出一
些。 老婆是聪明人， 自然听得出
来，她觉着挺委屈：咱家的收入就
这么点，但支出却一样也少不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换谁都白搭！

为了不破坏小家庭的和谐，
及为可持续发展计， 我和老婆就
“收支和理财”这个主题，做了一
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期间我言词
恳切、身段柔软，但想要表达的却
是这一点：暂时接管家里的“财政
大权”。 一听我要“夺权”，老婆的
俏脸上霎时“阴云密布”。 待听我
好一番解释，脸色总算慢慢“由阴

转晴”———我“掌权”的动机单纯，
想为小家节流增收，多存点钱。且
我这个“账夫”只想尝试“家庭理
财”，丝毫没有觊觎老婆“大人”权
位的“野心”。 思虑再三，老婆“大
人”勉强表示，可以让我试试看，
“任期”暂定一年，以观成效。

“新官上任三把火”，出任家
庭代理“财政部长”后，我也雷厉
风行地点了“三把火”，总结起来

就六个字：记账、开源、节流。
首先是记账。这个简单，弄个

电子表格， 将家庭每天的收支情
况分门别类一一登记下来。 这样
既不用担心忘记， 又能了解消费
支出情况， 更好地规范家庭理财
行为。

其次是开源。 本着 “拓展渠
道、提高收益”的原则，我充分调
动手头一切资源，来实现“增收”

的目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闲
置的老房子拾掇了一下： 腾出了
四个单间，墙面刷白，水电调好，
添置家具，开通wifi等。 剩下的事
就简单了，贴出广告招租！话说我
们老房子这边外来务工人员还是
不少的，房子很快满员出租。我粗
略地算了下， 平均一个单间租五
百多元， 四个单间除去损耗、闲
置，一年下来能有两万多的收入！
第二件事，也是我谋划已久的：银
行卡里还睡着一笔存款。 因利率
低， 根本跑不过通胀， 放着只是
“死钱”。 老家的亲戚有不少是做
生意的，经常需要现金“周转”。如
果把钱借给他们，风险既小，收益
也不低。 我本着“鸡蛋不放一篮”
分摊投资风险的原则， 将这笔钱
拆开， 借给了两位亲戚， 利息八
厘。 这笔小投资，直白地说，一年
能有万把块的收益！

再者就是节流。 对于家庭来
说，节流意味着省钱。 说到开支，
孩子的教育投入绝对是大头。 家
里的大宝现在读初中， 每年花在
课外辅导和兴趣班的费用着实一
大笔。除去必不可少的课程辅导，

其它兴趣班之类的能减就减了，
为孩子身体素质考量，只保留“篮
球”一项。 这样一来，每年也能省
个几千块。然后就是一家人的“吃
穿”问题。 我是这么操作的：蔬菜
这块，趁着早锻炼，在早市的路边
摊挑选。只买当季的时蔬，既新鲜
又实惠。 水果、零食呢，则货比三
家，选便宜的买。然后就是穿的用
的， 如不是急需品， 尽量在网上
淘。比如孩子的一件童装，在实体
店没有一二百块拿不下来， 而在
网上只需花4-5折甚至更少的钱，
就能买到相同款式或质量的。 凡
此种种， 一年下来能节省好几千
大洋。

转眼间，一年届满，到了我跟
“老大”汇报工作的日子。 我将这
一年来家庭的各项收支一一分类
汇总，写出了《本年理财报告》，分
析哪些支出项目合理， 哪些则不
科学， 并制定了下一年的家庭理
财计划。 面对我“掌权”这一年来
给出的完美报表， 还有五万多的
现金结余，全家人决定：明年的家
庭“财政部长”还由我担任，老婆
甘愿“退居二线”。

□周脉明 文/图绽放在夜空中的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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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 我在矿区的一座
小煤矿体验生活。

那天晚上， 呼啸的寒风吹打
在脸上， 针扎一样疼。 我协助孙
副矿长值班。 8点多钟， 孙副矿
长胃痛得厉害， 只好去了医院。
我穿上工作服想独自一人下井去
巡视一遍。

“桥头架子上的天轮不转了，
绞车拉不动了，咋办啊？”一出门，
主井绞车司机小六子慌慌张张迎
面跑来报告。

“快带我去看看。 ”我赶忙跟
着小六子来到桥头架子下， 借着
昏暗的灯光抬头仰望： 只见20多
米高的桥头架子上的天轮已经倾
斜了， 绞车钢丝绳直挺挺地压在
天轮上，传来寒风呼啸的“嗡嗡”
声，显然是天轮支架折了。

这可咋办？天轮不转，绞车就
转不了，绞车不转，井下的原煤就
提升不到井上，这个班就得停产。

“机电班维修工呢？这不是支
架坏了吗？ 赶紧找人来焊接上不
就得了吗？”我焦急地对赶过来的
机电班长老徐道。

老徐难为情地说：“今晚值班
的维修工不会电焊……我们也没
有想到天轮支架会折啊……”

“这……”我一听有点沉不住
气了，“如果焊接不上， 我们今晚
这个班不就停产了吗？ ”

沉默了一会儿， 老徐道：“有
个人会电焊活儿， 今晚在灯房上
夜班。 这么冷的天，又刮着风，不
知道她是不是乐意干……”

“赶紧去问问？死马当活马医
呗……” 薛姐原来在土建队当电
焊工，听说技术还不错。刚刚调到
我们煤矿灯房子还不到一个月，
我到现在还不认识她。

老徐去了不长时间， 就见一
位穿着蓝色工作服、 年龄在40岁
左右、 一脸淳朴的女工出现在我
的面前。

我一看这身装束， 肯定是薛
姐。 马上走上前带着感激又有一

点担心， 说道： “太谢谢你了！
这么高的架子， 天又这么冷， 你
能行吗？”

只 见 薛 姐 笑 了 笑 ： “ 我 试
试吧。 ”

这时候老徐带人把电焊机和
一大堆漆包电线抬了过来。 老徐
把棉袄脱下来给薛姐穿上， 我见
状忙把自己的帽兜子摘下来给薛
姐戴在头上。 薛姐又接过老徐递
上来的电焊帽子、 焊条、 电焊钳
子，扎在腰间，不一会儿就攀着桥
头架子的梯撑爬了上去。

只见薛姐在上面忙活了一会
儿后，把天轮扶正了。随即高高的
桥头架子上、高高的天轮旁、高高
的夜空中，伴随着“哧———哧———
哧———”的声音，焊花闪烁，银花
四溅，仿佛下着流星雨，又仿佛节
日的夜空中绽放着礼花……

半个小时后， 薛姐从20多米
高的桥头架子上下来了。 当她下
到最后一根梯撑时， 竟然栽了下
来， 幸亏老徐把她接住赶紧派人
把她送进了矿灯房。

“嗡……”这时候，绞车房里
绞车响了 ，桥头架子上的天轮
转了……

谢天谢地， 终于没有影响原
煤提升。 第二天早晨， 开调度会
时，我看到，全矿煤炭产量牌板上
超额完成了任务。

可是 ， 薛姐却被冻成了重
感冒。

□项伟 文/图“账夫”当家

□胡艳丽人生的底色是故乡


